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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演变与发展策略研究

蒋兴华,　 葛徐倩,　 范心雨
(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文章总结了我国建国早期至改革开发初期、改革开放初期至十八大、十八大以来等 3 个不同时

期国家科技计划实施的战略定位、重要贡献、管理模式及特征等。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模式与

国情紧密相关,美国实行灵活的“DARPA”和“DIUx”模式,日本则实行层级分明的管理模式,而我国的科

技计划体系则实行顶层设计、统筹实施的“新举国体制”模式。 论文运用理论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通
过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科技计划设置的特点和组织管理经验等进行分析,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科技

计划体系发展策略,指出我国科技计划体系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性、前瞻性研究领域的布局,强化有组织

科研范式的改革,完善多元的科技资源投入机制和需求为导向的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强化以创新贡献为

导向的科技计划项目全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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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

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

核心技术已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 科学技术进

步给经济社会带来颠覆式改变,并且随着国际化进

程的加深,国家竞争力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

依靠科技创新的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深入

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

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一整套创新理论体系,构建了

更加完善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推动我国科技事业

实现了快速发展。
国内外学者对科技计划体系发展演变方面开展

了研究,孙烈[1]深入分析了中国科技体制的演变过

程,指出了不同历史阶段科技体制的特点及其对国

家科技实力的影响;许康等[2] 则从科学技术体系的

建构基础及演变方向进行了探索,为理解科技体系

的动态调整提供了理论视角;马名杰等[3] 回顾了中

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

了展望。 在中国科技人才政策方面,韩联郡等[4] 分

析了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 3 次嬗变,并对未来的发

展趋势进行了预测;黄涛等[5] 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

我国战略科学家相关政策的热点议题,为深入理解

科技人才政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撑。 在科技

创新组织管理与项目实施方面,Shi 等[6]研究了大型

项目中预制构件的激励机制,智强等[7] 深入研究了

DARPA 的创新项目管理方式,分析了其成功的关键

因素。 郝君超等[8] 探讨了 DARPA 的科研项目组织

模式,并提出了对中国的启示。 此外,成立于 21 世

纪的国防创新试验小组(DIUx)代表了一种新的科

技管理模式,其核心人员较少,组织层级精简,管理

机制灵活。 蔡闻一等[9]分析了美国国防创新试验小

组 DIUx 的运行模式。 欧洲学者 Frank 等[10] 探讨了

跨学科研究合作的动因,为理解科技计划中的团队

合作和知识整合提供了理论基础。 Crosby[11]提出了

复杂大型项目的塑造步骤,为科技计划的组织管理

提供了实践指导。 在科研经费管理与投入模式方

面,王振新等[12]分析了美国政府科研经费的划拨方

式,并提出了对中国科研经费管理的启示。 赵建斌

等[13]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探讨了我国 R&D 经费投

入模式的特点和改进方向。
科技计划体系的构建是持续改进和动态调整的

过程,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经历了“被动式发展”到
“主动性成长”的转变。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深度调整,科学研究越来越趋于以解决重大

科技前沿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为

目标,科学研究的系统性、复杂性更加明显,创新链

条各个环节的衔接更加紧密,涉及的学科更广,这对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设置、科技资源的配置和科研

项目的组织实施方式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国家

科技计划体系调整和重构已成为有待研究的重大课

题。 论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科技计划项目体系的发

展历程,总结各个阶段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战略定

位、管理模式、实施特点等,并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

的科技计划设置特点和组织管理经验,提出新时期

我国科技计划体系发展策略。

1　 中国科技计划项目体系的发展历程
及阶段特点

1. 1　 建国早期至改革开发初期(1949—1978 年)
新中国刚成立时,党和政府迅速确立了让科学

研究服务国家事业的战略定位,提出“打基础、除空

白”的战略目标。 1956 年,《1956—1967 年科学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颁布,遵循“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
方针,明确了未来 12 年科技发展的关键目标,从自

然条件与资源、矿冶等 13 个方面梳理出 57 项重大

科学技术任务,按照“全面思考、重点规划”的原则,
对数学、力学、天文学等 8 个基础学科进行了系统规

划。 1960 年,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需要,
并参照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中央提出“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十二年科技规划”予

以调整,接着出台了《1963—1972 年十年科学技术

规划》,确立“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新方针,重点

强调农业现代化、国防尖端技术、建立现代工业体系

这 3 个方面,主张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关键科学技术

难题。 在近 30 年的科技探索历程中,众多重大科技

成果纷纷涌现,“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

素、青蒿素、电子管计算机及半导体三极管等。 特别

重要的是,我国初步构建起了科技体系的布局。 以

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机构从建国初期的

30 多个增加到 1 700 个,初步形成了由中科院、高
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和国防部门构成的科学

技术格局;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从 500 人增长

到 12 万人,其中包括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为代

表的 3 000 多位归国海外学者,成功组建起一支素

质较高的科研队伍。
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力相

对薄弱,科研管理采用了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举
国体制”,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方式来配置资源,主

要实行“模仿” “追赶”策略,目的在于保卫国家安

全。 中央联合科学家提出战略布局规划,将科研任

务下达给各级相关部门,科研资源由国家统一分配。
实践证明,这种科研管理模式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快速构建起与国家事业紧密结合、完整且自主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全面创新体制,初步实现了科技事业

的体系化与规模化转变,推动了科学技术与国家事

业的协同发展。
1. 2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八大(1978—2012 年)

20 世纪 80 年代,“和平与发展”替代“战争与对

抗”成为世界的主题。 各国的发展重心从军事争霸

转向经济建设,美国率先推出推动高技术发展的“星
球大战”计划,日本、苏联和西欧等强大的经济体也

相继出台各自的发展规划。 此时,第三次工业革命

已开展了近四十年,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空间技术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技

术实力,尤其是在信息技术领域。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总

体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从重点发展国防和重工业

领域转变为服务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原有的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技创新战略已不再适用。 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

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科技定位和方针,同
年出台了《1978—1985 年全国科技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确定了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等 8 个重

点发展领域和 108 个重点研究项目。 1986 年颁布的

《1986—2000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改变了以往整

体宏观的科技计划局面,落实为更具针对性的专项

计划,实施了促进高技术研究的“863 计划”、推动高

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向农村发展的星火计划等。 1991 年,
国家出台《1991—2000 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

“八五”计划纲要》,基于对国际形势和国家经济发

展现状的评估,持续坚持“面向、依靠”的方针,在农

业技术、资源勘探、交通技术等 27 个领域进行重点

部署。 随后,《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

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陆
续发布,在“面向、依靠”的基础上,提出“有所为、有
所不为,总体跟进、重点突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

化,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的新方针,新增了面向前沿基础研究的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支持企业参与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 2006 年 7 月,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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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基础上推进实施“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主要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
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重大

工艺技术及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示

范为核心,整合全国优势科技资源进行统筹部署实

施。 与此同时,国家不断探索优化创新战略机制。
2006 年,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国家的创新战

略体系顺应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

家全面统筹向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转变,逐步提升

了创新战略体系的协同作用。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家科技战略布局经历了从

“宏观”到“精准”再到“全面”的发展阶段,即宏观的

科技发展规划、精准的科技计划以及科技计划和科

技体制改革的全面协同, 提出自主创新的战略方

针,通过体制改革将科技和市场结合起来,打破学界

和产业界间的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科技发

展进行全面系统规划,出台了众多科学技术发展规

划,为科学技术指明了发展方向。 为了保证科技规

划精准高效地落实,国家又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的科

技计划,采用集成式攻关的方式解决我国战略需求

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同时,稳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以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态势。 在科技拨款

制度、机构设置等方面不断优化完善,激发社会主体

的创新活力,并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

“自下而上”2 种方式进行改革,为科技事业持续发

展提供内生动力。
1. 3　 十八大以来(2012 年至今)

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为目标,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创新已成为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科技自

立自强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创新被摆在了

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明确了坚持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个面向”的科技发展战略

方向。 我国更加强调秉持自主创新的战略方针,将
科技创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在国家发

展战略的顶层规划下,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深化推进,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更是发生结构性的调整和优化。
2014 年,国家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关于深化中

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等文件,提出要对科技计划体系进行系统改革、优
化。 近几年,国家通过撤、并、转等方式,对原有的国

家科技计划进行整合,形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

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等五类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优化整合后的科技计划体系呈现了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2016 年,国家出台《“十三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坚持把支撑国家重大

需求作为战略任务、把加速赶超引领作为发展重点、
把科技为民作为根本宗旨、把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

力、把人才驱动作为本质要求的科技发展基本原则,
在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深海空间站、脑科学与类

脑研究、智能电网等领域新启动实施一批面向 2030
年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或重大工程。
此外,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深化推进,科技计划体系实

施的制度环境更加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其中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 2015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若干意见》,提出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

境、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构建更加高效的科

研体系等 7 个需要改革的方面。 随后,中共中央出

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指明了更加具体

的改革方向,提出要扩大高校和科研机构自主权,落
实科研成果转化,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研经费

管理等。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积累,中国科技体系日臻完

善,科学知识体量急剧扩大,但也意味着有陷入“知
识爆炸”“逻辑混乱”困境的趋势。 科技体系正在从

“以学为主”向“以用为主”进行转变。 十八大以来,
中国科技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新的国家科技计划

体系改变了以往条块分割的局面,更加强调顶层设

计,将原有的纷杂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进行整

合,构建出全新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体系格局,以适

应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
一是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打破条块分割,进一步

统筹国家科技资源,科技资源配置更加优化,科技资

金投入效益进一步提升,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的功能

定位更加清晰,基础类科技计划更加注重支持重大

基础研究和前瞻性科学前沿探索;应用类科技计划

更加聚焦国家目标,瞄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

领域的重大、核心、关键技术问题;市场导向类项目

要突出企业主体。
二是更加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突出需求导

向、任务牵引,强调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布局中央财政科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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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项目,以布局实施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项目为主。
三是科技计划体系的全链条布局特点明显,科

技与经济融合更加密切,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基础研究、应用开发、
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等各环节有效贯通,从“科学”
到“技术”到“市场”的演进衔接更加密切。

四是更加注重科技计划实施与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的协同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人才

政策经历了 3 个阶段的演变,即改革开放初期的知

识分子去阶级属性的阶段、1992 年开始的科技人才

管理的市场化转向阶段、2001 年至今的科技人才战

略化发展阶段。 十八大以来,更是将人才培养工作

与国家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十三五”国家科技创

新规划》将加快培育集聚创新型人才队伍列入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的重要任务,提出坚持把人才资源开

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在《关于深化中央财

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中明

确将人才专项列入国家五类科技计划之一。
十八大以来的科技计划体系改革调整,形成了

中国新时代科技计划体系“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不同科技计划之间的交叉重叠,
提高了科学、技术、市场间的连接优化,也促进了科

技资源合理配置。 科技体制改革也同步进行,允许

灵活强大的市场参与科技资源配置,让市场需求引

导创新资源配置,逐渐促进科学界和产业界的磨合、
配合。 与顶层战略引导、基础制度保障相配合的是

一套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完善评价制度以保障科

研人员的持续动力和合理利益,鼓励多种形式的创

新力量加入,形成创新生态体系,形成了一大批重大

的科技创新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实现从科技“跟
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推动国家在基础

研究和原始创新、战略高技术、高端产业等方面均实

现系统性的提升,科技能力实现量质齐升。

2　 国外发达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组织
实施及管理启示

　 　 20 世纪 50 年代成立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

划局(以下简称 DARPA)是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威

尔为了维持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而提出建立的重大

军用技术组织及管理机构,以不到 5% 的美国国防

预算经费和少于 250 人的规模在互联网、GPS、无人

驾驶汽车等高精尖领域,创造出了众多颠覆性的科

技产出,其组织管理模式“DARPA 模式”被许多国家

所学习和效仿。 其组织架构,如图 1 所示。 DARPA
机构组成极为精简,仅包括适应性执行办公室、生物

技术办公室等 7 个技术办公室和审计办公室、合同

管理办公室等 5 个职能办公室,前者负责遴选、资
助、跟踪管理项目,后者负责审计、法律等行政事务。
同时,其管理架构扁平化,从上至下仅有局长、办公

室主管、项目经理 3 个层级。 最具特色的是 DARPA
强大的外脑体系,包括最顶尖的 20 ~ 30 位科学家和

工程师、由 20 位项目官员组成的国防科学研究委员

会(DSRC)、拥有 30 ~ 60 位化学家、材料学家、生物

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的精英型组织 JASON 以及一批

精英大学,形成“小核心、大网络”的形态。 DARPA
作为中枢机构,控制研究进程,而不参与实际研究工

作,因而可以做到低成本、灵活运作;外脑网络是项

目的决策者和实际执行者,同时采用项目经理负责

制,保证项目实施的高效性。

图 1　 美国“DARPA”模式

Fig. 1　 ‘DARPA’ Model in USA

　 　 DARPA 从军事领域出发,致力于内部的军事科

技创新,使基础科研为军事所用,而于 21 世纪成立

的国防创新试验小组(以下简称 DIUx)的创新则是

由外向内,侧重于借助外部创新,采取商业的思路推

动军事创新。 其组织架构,如图 2 所示。 DIUx 与美

国科技体制组织管理风格一脉相承,核心人员较少,
组织层级精简,管理机制灵活。 经美国国防部的授

权,DIUx 设立主任、副主任等职务,同时包含一些高

水平专家和美国海陆空军种雇员;另外,根据特定技

术的需要,会增加部分来自承包商的专家。 DIUx 在

国防部实验室、采办机构、作战司令部等多个部门成

立子单元,以加强与学界、产业界的联系和合作。 同

时,DIUx 在决策路径和经费运行方面进行了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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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在决策路径上,DIUx 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长汇

报,而无需逐级上报,极大缩短了决策时间,提高了

决策效率;在经费运行上,DIUx 与创新企业紧密联

系,采用硅谷风险投资模式,推动商业技术在国防军

事领域的孵化应用,此举不仅节省了大量国防经费,
而且成为促进合作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

与美国灵活的管理体系形成鲜明对比,日本的

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层级性较强。 科学技术政策担当

大臣直接负责科学技术行政管理,制定综合科技政

策、分配经费、人才等科技资源等;文部科学省是政

府科教、文化工作的管理部门,制定统一的科技政策

和研发计划,并且管理着近七成的国家科技预算经

费;内阁府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从较为顶层的角

度,对整体性和基本性的科学技术政策进行企划和

协调;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等则负责管理本领域

相关的科研工作;独立法人机构是日本科技计划体

系中独具特色的环节,比国家行政机构更加灵活,包
括专门从事研发的执行机构(如理化学研究所、原子

能研究开发机构等)、承担管理国家财政科研经费任

务的机构(如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会等)以及以振兴和发展地方产业技术为目标的地

方属公立科研机构。

图 2　 美国“DIUx”模式

Fig. 2　 ‘DIUx’ Model in USA

　 　 俄罗斯的科技创新体系对大型科研机构及国有

企业依赖程度颇高。 在政策扶持层面,政府通过设

立专项基金与项目,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

技创新进程。 以色列也极度重视科技研发投入,在
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及农业技术等高科技领域表现

尤为突出。 以色列创新体系的显著特征包括蓬勃发

展的创业文化,使得众多初创企业得以迅速崛起;高
校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协作,有力地促进了科研成果

的高效转化;且政府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优良政

策环境,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投资。 德国的科技

创新体系以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水平和卓越的工程技

术优势独树一帜。 德国的大型企业在创新实践中扮

演着关键角色,诸如汽车制造、机械工程等领域的企

业,均投入巨额资源开展研发活动;同时,完善的职

业教育体系为企业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技术工人,为
创新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政府通过制定产

业政策和科技规划,精准引导创新发展方向。
科技计划管理体系与国家社会体制和民族性格

密切相关。 美国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也较为灵活和

敏捷,等级意识较弱,注重小团体的发展。 日本的科

技计划管理体系与我国较为类似,均明显地体现国

家意志、顶层设计、分级部署。 其组织架构,如图 3
所示。 德国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以其严谨和系统化

著称。 其注重长期规划和战略布局,强调工业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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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紧密结合,这使得德国在制造业等领域始终保

持领先地位。 俄罗斯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其强大的科研基础和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

影响,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 以色

列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则以创新和冒险精神为特

色,对失败具有较高的容忍度,并且能够迅速将科研

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 这些国家的科技计划体系形

成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一是注重高度市场化导向,
紧密贴合市场需求,捕捉变化趋势,促使科技成果快

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二是注重资金支

持,政府与社会重视科技研发,投入大量资金,政府

运用财政、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三是

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和

执法体系保障创新者权益,激励创新并促进技术交

流转移;四是注重开放国际合作,积极与他国共享科

技资源、知识和经验,发挥各自优势攻克全球性难

题,提升整体科技水平。 当然,也存在一定缺陷,如
科技资源分配不均,资金和项目集中于少数大型企

业和知名研究机构,中小企业和新兴领域因实力、声
誉、资源等劣势获得支持少;科技计划受政治影响

大,政府更迭频繁,不同政党执政理念和政策重点有

差异,导致科技计划易受干扰,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

难保障,影响科研机构和企业长期规划投入;过度商

业化造成短视,追求经济利益时过于注重短期商业

利益,忽视基础研究和长远战略规划,可能导致科技

发展后劲不足,影响长期竞争力。

图 3　 日本科研管理体系

Fig. 3　 Japan􀆳s technologic system

　 　

3　 新形势下国家科技计划实施管理
策略

　 　 我国科技计划体系通过多年的不断发展,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优势。 但随着我国迈入了科技创新的

新时代,开启了科技强国的新征程,科技对国家和地

区经济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

略高度,如何布局设置、实施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科

技计划体系是当前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
3. 1　 加强基础性、前瞻性研究领域的布局

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

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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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技术攻坚战,要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

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计划是国家引领和指导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体现了国家意志、政策取向、战略布局和发展重点,
是实现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目标的有力手段,解决

对国家发展有重大意义的科技问题的重要措施,特
别是对国家推动和部署基础性、前瞻性的研究具有

战略性引领作用。 通过加强基础性、前瞻性研究领

域的布局,发挥科技计划在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中的战略引领作用。
与世界科技发达国家以及我国自身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在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

研究领域的短板依然比较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还

比较欠缺。 而这些往往是引领科技革命与实现产业

变革的关键,若在源头上没有实现突破,我国的科技

进步、产业发展将很难实现变革性引领发展。 国家

科技计划的布局设置应更加强化“四个面向”的要

求,以解决国家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和行业的重大

核心关键技术为导向,加强科技计划的战略研究,把
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眼长远,加强“从 0 到 1”基
础研究,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进行需求调

研,制定优先支持、重点发展的重点研究领域。 科技

计划项目设置应瞄准世界前沿、国家急需的重大科

学问题,注重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究,超前部署前

沿技术,在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前沿信息科

学等前瞻性科学研究方向要加强投入,持续实施一

批面向世界前沿的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计划,产出一

批变革性、颠覆性的重大原创性成果,提高我国的原

始创新能力,促进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 通过国家

科技计划的实施,满足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要。
3. 2　 强化有组织的科研范式改革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调整,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科技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

要方面。 科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科技

创新链条更加灵活,学科交叉融合程度更加深

入[14]。 科学研究越来越趋于以解决重大科技前沿

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科技问题为目

标,其系统性、复杂性更加明显,涉及的学科面更广,
跨学科特征更加明显。 多学科交叉研究是顺应科技

革命和发展潮流以及有效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必然

趋势。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科技对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愈加明显。 经济

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科技问题的复杂性越来越高、技

术难度越来越大,需要更加有组织地开展科研攻关。
国家急需强化有组织的科研范式改革,充分发挥科

技计划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举国体制优

势,通过集成度高的重大科技计划项目的布局实施,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发挥科技资源的最大效益,整合

全国科技力量集中攻关。 加强有组织科研,推动科

研范式和科研组织模式的创新,引导科研组织从以

专业学科主导型组织方式向任务导向型组织方式转

变,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强化科研攻关的任务驱动和

需求导向。 面向行业发展的“堵点”“痛点” “难点”
部署创新链,组织力量加强集成攻关,攻克关系国计

民生重要领域的重大问题和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 进一步深化推进科技体制机制

改革,强化团队整体考核,形成有利于有组织科研的

成果分配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合作

开展重大任务攻关,提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

能力。
3. 3　 完善科技资源投入与配置机制

1)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与市场配置为导向

相结合的经费投入机制。 按照发达国家 R&D 经费

投入发展情况来看,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R&D 经

费投入规模及模式均不一样:在工业化初级阶段,
R&D 经费投入强度较低,基本上以政府投入为主;
工业化中级阶段,R&D 经费投入强度提高,企业投

入比重增大;工业化高级阶段,R&D 经费投入强度

进一步提高,且主要来源于企业[15]。 随着我国的工

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科学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规模

及结构也应不断发生改变,通过进一步改革创新科

研经费投入机制,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
业投入为主体,积极利用风险资金、证券市场融资等

多渠道结合的科研经费投入机制将是我国今后科研

经费投入模式改革创新的必然发展趋势。 对于前沿

基础研究领域或至关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涉及国家

安全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科技领域,由于这些科技创

新活动风险大、投入大、经济效益回报低,是单个创

新主体不愿投入的,必须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

目标导向作用和引导倍增作用,加强对基础性、战略

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

性研究的投入。 此外,由于创新活动是从基础研究

到技术创新、实现新产品满足市场需要的一系列活

动,其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应遵循市场的基本规

律,科技经费的投入也应按照技术市场的实际需求

决定其投入方向。 如美国自冷战时期开始通过发挥

政府的引导作用,建立有利于企业科技投入的逐利

机制,鼓励企业加大试验开发的投入,实现了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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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二战后苏联则单纯依靠

行政力量驱动的单一模式,没有高度重视企业的试

验开发,导致政府资助产生的科学研究成果并未有

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即政府财政收入的不足,最终未

形成支撑基础研究能够持续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
我国应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积极引导广大企业和社会资金对科学研究的投

入,通过建立完善有利于促进企业试验研发投入的

激励政策和有利于企业科技投入的利益机制,通过

政府资金的引导,吸引带动更多的企业资金投入。
2)建立以需求为导向和贡献为目标相结合的

资源配置机制。 美国的研发投入在数量上遥遥领先

于其他国家,但政府依然努力通过采取重新规划、分
配资源和优化配置等措施以提升联邦政府研发经费

的生产率,而不只注重每年的边际递增与递减[16]。
创新是形成科研成果并把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过程,
整个创新链条上分成不同特性的创新化环节,各个

创新环节有着不同的属性,对创新资源的配置需求

也不一样。 政府应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及创新需要,
对现有重复交叉的科技计划项目进行整合调整,各
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能,厘清所管辖科技计划项目

的定位与差异,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研

究等创新链条的差异化需要,合理规划各类科技计

划项目,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避免重复设立项

目。 按照项目所处创新链中的不同阶段、项目承担

单位的不同属性,采取无偿与有偿相结合、事前与事

后相结合、竞争性投入与保障性投入相结合的多元

化科研经费投入方式,提高政府科技投入经费的效

益。 基础性、公益性科研活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

命脉的重大科研领域,国家财政科技经费可采取无

偿资助为主、事前投入为主的资助模式;对企业产品

技术创新项目或技术开发的创新活动,可采取政府

引导,市场配置科技经费资源的方式进行,政府的科

技经费投入也主要通过减免税、贴息补助等形式以

事后补贴的方式进行;对国家设立的科研院所、重点

实验室等单位应给予长期的持续性投入与支持,确
保这些机构能够全力致力于科学研究;对于一些事

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大科技项目,采取定向择

优形式将任务直接委派给有实力的科研单位,并给

予持续性的稳定投入。
3. 4　 强化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全过程管理

1)构建注重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科技评

价体系。 科技评价是科技创新活动开展的指挥棒。
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自主科研评价体系,引导我国的科技创新活

动产出具有实际贡献的科研成果,更好地服务我国

的经济社会发展。 要根据不同的科研活动的特点,
建立分类科研评价体系,体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成果转化等不同科研活动的差异化,体现理科、工
科、医科、文科等之间的差异化,探索建立更为灵活、
精准的项目考核标准,面向细分领域采取敏捷考核

方式,并根据现实情况不断调整和深化[17]。 深化推

进分类评审改革,针对科技项目的特点制定相应的

评审要点和标准,提升考核精细化水平,满足项目差

异化考核需求[18]。 要真正体现对科研内涵、科研质

量、科研产出的评价,注重成果质量的评价,合理权

衡科研成果质量、社会影响力与科研成果数量的

关系。
2)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创新的学术生态。 根除

“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奖项、唯数量”导向、急
功近利的创新文化,实现科研评价从简单量化向注

重质量和贡献转变,构建追求真理、注重质量、淡泊

名利、潜心治学的创新文化和科研价值观。 加强高

尚科学精神和先进创新文化的传播,培养工匠精神、
科学家精神、爱国情怀。 加大对科研造假行为的打

击力度,做到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营造诚实守

信、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 加强重视重大科研不端

行为案例的构建价值,达到预防科研不端行为发生

的目的[19]。 建立科研诚信档案[20 - 21],真实记录科

研主体诚信状况,形成公众监督的氛围。 另外,制定

研究行为准则,建立相应的科研诚信问责机制,明确

主体责任,通过强硬的法律手段保证良好的学术生态。

4　 结论

我国未来的科技计划体系设置要持续增强在基

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在关键短板领域,要
通过优化科技计划的布局以及项目设置,精准瞄准

前沿科学问题,全力推动重大原创性成果的产出,以
此提升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给科技强国建设筑牢

坚实根基。 不断强化有组织的科研范式改革对处理

复杂的科技问题以及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战略

导向,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强化科技计划的统

筹协调以及组织管理,积极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和

科研资源的整合,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进

一步完善科技资源投入与配置机制,构建科学合理

的经费投入和资源配置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

市场主导的双重作用,积极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以

及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强化以创新贡献为导向的

全过程管理,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充分发

挥科技资源的投入效能[22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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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system

JIANG Xinghua,　 GE Xuqian,　 FAN Xinyu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summary of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substantial con-
tributions, management modalities,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s during three distinct periods: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initial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organizational and implemen-
tation mode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jects is intricately and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specific na-
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context. In the United States, flexible and innovative models such as ‘DARPA’ and ‘DI-
Ux’ are adopted. These models are renowned for their remarkable agility and adaptability, enabling rapid and ef-
fective responses to emerging technologic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apan, conversely, implements a well-de-
fined and strictly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model. This approach ensures clear lines of authority and accountability
with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framework, facilitating efficient decision-making and execution. In con-
trast,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system operates under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approach featuring top-
level design and 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This model leverages the strengths of centralized planning and coordi-
nated efforts to drive large-scale and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deavors. It enables the mobilization of
vast resources and the convergence of diverse expertise to achieve common goals. By conducting a detailed and me-
ticulous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experienc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setups in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well-informed and forward-
loo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system in the new era. It is explicitly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system should further enhance the strategic layout in basic and forward-
looking research domains. This might involve not only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fundamental sciences such as mathe-
matics, physics, and chemistry but also fostering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to promote breakthroughs at the fron-
tiers of knowledge. Furtherm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ntensify the reform of the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paradigm. This could entail placing greater emphasis o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research. By doing so, scientific research can better address real-world problems and
translate knowledge in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at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When it comes to improving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a more precise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
ment of market demands and technological trends is indispensable. This would ensure the efficient and targeted al-
location of resources, maximizing the impact and valu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s. Moreover, it is
crucial to establish a dynamic and responsive mechanism that can adapt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technological land-
scape and societal needs. Finally, strengthening the whole-process manag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pro-
jects guided by innovation contribution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could be established to closely monitor and effectively guide the
progress of projects. This system should incorporate multiple criteria, including technological novelty, economic
feasibility, and social impact, ensuring their alignment with national strategic goals and societal needs. Additional-
ly, continuous feedback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s should be in place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system.
Keywords: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system; national technology projects; evolu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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